
人境庐杂文钞(上〉

黄 i主宪著 钱仲耳是辑

前盲

黄遵宪诗，向来被推为晚清诗界革命的魁杰。《入境庐诗草飞

行世已久。他的文章，据一九三0年版《入境庐诗萃》其孙能立所

撰后记，说有"文集若干卷气但未见刊行。近代学者，对黄民文章

的评价，可以章炳麟‘梁启超二家之言为代表。章氏《与邓实书，

说"公庭意言经世，其体则同甫(陈亮)..贵与(马端临〉之饼，上距

敬舆(陆货)，下推水心(叶适)，犹不相逮op梁氏《荔应黄先生墓志

铭》说"先生为文章，务取畅达，不苟为夸饰。P章论含贬义，梁论也

不象他推尊黄诗那样地褒扬。其实，章评是按照先秦两汉西晋文

章的标准作出的，显然有复古的味道，同甫、黄与之文，言之有物有

叙，也谈何容易。我在四十多年前笼注《入境庐诗革》的时候，遵宪

从弟遵庚先生曾将其抄藏的遵宪遗文书札借给我参考。我采用了

其中不少材料为年谱和笼注，但为体裁所限，往往不能整篇录入，

如与梁启超的手札等，都是节录。抗战军兴，家毁手火。钞藏的黄

氏文稿，也同归浩劫。解放后，再函遵庚先生借阅前稿时，寄来的

己不全是以前所寄之文，说是前寄文稿也已失去了。我这次钞辑

'武氏杂文时，除钞白遵庚所寄的未刊篇外，还从姨表兄命运之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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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钞到若干篇，最近又从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破书堆中，捡到清

末人所钞录的律赋一本，其中有黄氏于二十岁应秀才入学试时所

作《小时不识月赋》一篇，极为难得。这样，合计我钞存的黄氏杂文，

已有二十九篇，多为世人所未见。至于《湘报》严新民丛报》所载黄

氏讲演词、论学书等，是已经公开发表之作，不在我钞辑范围之内。

这里辑录的文章，数量虽然不多，但对于了解黄氏家世、生活

以及政治、经济、学术、文艺等思想各方面，都很重要。关于政治，

经济、思想方面的，如《朝鲜策引言》揭露沙俄的扩张野心，<<皇朝金

鉴序儿《中学习字本序》主张学习西方技术而保持封建伦常传统的

必要， <<春秋大义序》强调通经致用，<<致蔡毅若观察书》分析盲目引

进外国设备的祸害。关于学术、文艺等理论方面的，如《读书馀适

序》指出笔记、杂说的重要意义， <巡回日记序》强调游记的作用，

《日本文章轨范序》阐说为文必择善法， <<与丘寂园书儿《明治名家

铸造序》主张别创i寺界、强调诗歌的宣传鼓动作用， <<山歌题记》重

视民敬的成就，<<梅水诗传序...~、《与严几道书》主张言文合一和文体

改革，<<先哲医话跋凡《牛法漫录序》强调中医的成就。其它反映爱

因华侨经济文化等动态的，如《章公墓志铭》产囹南社序均可以考

知光绪初年黄氏与中日文化有关的情况的，如《仙桃集序》等十一

篇为日本友人著作所写的序跋;可以考知黄氏生活情况的，如《寄

和周朗山诗跋儿《与陈伯严书》;可以考知黄氏家庭情况的，如《曾

祖母李太夫人注略只《先批吴夫人墓志凡《四弟公望铭辞》♂祭家

簧山叔文》。还有→些旧时代特有文艺体裁，如《才时不识月赋>>，

是用于科举的律赋，黄氏写来，却能化臭腐为神奇<上郑星使公

禀>，是宋四六形式的应用文，能运用旧典故反映新事物。这些文

章现在《文献》丛刊上发表，对黄遵宪研究者和近代史画近代文学研

究者来说，是有一定的参考之用的。

钱仲耳关于江苏师范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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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不识月赋以"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"为韵 网捕丁卵

碧字光澄，青春梦绕。 旧事茫茫，予怀渺渺。月何分子古今，

人犹忆乎少小。举头即见，依然晗魄团团;总角何知，漫道小时了

了。昔李青莲神仙骨格，诗酒生涯。偶琼缝之小坐，向玉宇而翘

息。请影堪邀，且喜三人共盏;韶华易逝，那堪两鬓已丝。未知过

客光阴，几逢圆月;每望广寒宫阙，使忆儿时。细数前鹰，尚能仿

佛口灯共人篝，果从母乞。鬓边之玉帽斜款，膝下之彩衣低拂。骑来

竹马，长干之侣欢然;梦入绳床，湘管之花鄂不。偶缔阁之春嬉，见

玉阶之月色。忽流满地之辉，莫解中情之惑。几时修到?竟如七

宝装成:何处飞来?不用一钱买得。只昨夜高擎珠馆，偶尔招邀;

似春风吹入罗峙，未曾相识。 何半钩兮弯环，复一轮兮出没。荒珠

斗之光i疑，更垦潢之艳发。相逢倍觉依依，怪事辄呼咄咄。倘使层

梯取得，愿登百尺之台;只应香饼分来，误指中秋之月 c 问天不语，

愈极模糊。 屡低头而思起，奈欲唤而名无。阿姊聪明，李宿学拜;

群儿三五，捉影相娱。几从华屋秋澄，凝眸谛视;每见银河夜转，拍

手欢呼。 如此心情，犹能揣度。曾圆缺之几回，已容颜之非昨。恐

瞻兔共笑人，竟江湖之落魄。偶然今夕重逢，愿有新诗之作。想当

日铜提争"昌，都知宵梦一场;算几番玉镜高恙，未及少年行乐。因

{既夫老大依人，关山作客。 桃园春色之宵，牛堵秋江之夕。谢公别

处，客散天青;宛水歌中，抄寒鸥白。历数游踪，都成浪迹。 空学洗

花老友，儿女遥怜;只同中圣浩然，风流自适。孰若鬓挽青丝，头烧

紫玉。捉花底之迷藏，向墙阴而掷蹄。 银床高卧，翻疑地上霜华;

翠袖同看，未解闺中心曲 。 可惜流光弹指，此景难迫;即今般魄当

头，童心顿触。盖其别翻隽语，故作疑团。 真祭花之有舌，;以琢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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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成盘。 早岁番名，艳说滴仙位业;扁舟午夜，饱看采石波 j阔仰

公千载，对月三叹。我自惭绿鬓华年，曾无才调;恨未识锦泡仙客，

相与盘桓。

端庄流丽，情文相生，令人一块一击节。失名评

朝鲜策略引言光绪庚屁

地球之上，有莫大之国窍，日俄罗斯叮其幅员之广，跨布兰洲，

陆军精兵百余万，海军巨舰二百余艘。 顾以立国在北，天寒地婿，

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截。自先世彼得玉以来，新拓疆土，既逾

十倍。至于今玉，更布囊括四诲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其在中亚细亚，

回鹊诸部落，蚕食殆尽。天下皆知其志之不小，往往合纵以相拒。

土耳其一国，俄久欲并之，以英、法合力维持，俄卒不得逞其志。方

今泰西诸大，若德，若奥，若英，若始，若怠，皆耽耽虎视，断不假只

寸之土以与人。{我既不能西路，乃幡然变计，欲肆其东封。十余年

来，得桦太洲于日本，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，又屯戍图们江口，据高

屋建级之势。 其经之音之，不遗余力者，欲得志于亚细亚耳。朝鲜

一土，实居亚细亚要冲，为形势之所必争。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

亟。俄欲自各地，必自朝鲜始矣。磋夫，俄为虎狼秦，力征经营，三百

余年。其始在欧罗巴，继在中亚细亚，至于今日，更在东亚细亚，而

朝鲜适承其敝。 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，莫急于防俄。防俄之策

知之何?曰:亲中国.结日本，联美国，以图自强而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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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;画日记序

天下万事万物，皆托于地。 举凡 11J 川之夷险，物产之盈虚.民

生之聚散，皆与国之盛衰相关心 故善为国者，英善于治地。 且!J如此

广莫也，万事万物之傅运者如此其纷繁也，必非不出户庭所能周

知，故善志地者，英善于记游。 古人志地之书，以《三坟凡《八索》为

最古，书皆不传。 传者若《禹贡>>，若《山海经>>，皆身所经历叙述问

见之书也。 然自东仅以后，词章日盛，山水方滋，学士大夫扫Þ ~1 ~己

游之作，自马第伯《封禅仪》以下，无虑、数十家，类皆模范山水，雕楼

词章，夸丘整之美，穷筋咏之乐。 其尤雅者，亦不过流连旧墟，考订

故迹，以供名流词容之情谭耳。求如李文公之《来南录几孙文完之

《南行记>>，盖不可多得-也 。 自余来日本，知日本士大夫喜游，天性

又苦属文，故所见游记最多。 然大部文人习气，无益于用G 顷者生

田水竹以<< :敢造巡回日记》见示，书凡数万言，于所闻见，能见其大。

其叙事质而不但，立论庄而不腐。 余乃不禁为之熟读而三叹也。

日本之为国，独立大海中，生回子所未至，独二州耳，然足迹限于→

隅。 方今轮船铁路F纵横交错于五大部洲，生回子苟无事，何不裹

数年之粮，西穷禹域、南访交趾，至澳大利亚折而西，泛舟过印度，

达麦西，经i皮斯，入欧罗巴中原，遍历俄、德、意、怯、英语大国，然后

越大西洋，吊华盛顿之所都，寻阁龙之所辟土，复绕太平洋而归。

苟以其山川物产民俗笔于书，必英有可观。生回子未老，且有济胜

之具，其亦有意于此乎?磋夫l 余倘能屏弃百事，遍游天下，舍生

阳子其谁从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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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朝金鉴序

日本之史，以汉文纪事者，莫善于《大日本史>，而其书实出水

户藩士之手。水户藩号多贤，有青山云龙氏者p世以史学鸣。其伯

子延先，继《日本史》后，为《纪事:本末》一书，而史体益备。余来日

本，即闻青山氏名，后得与其季子延寿交。延寿宫于史馆，平生所

著述，多涉国史，与之徽文考献，无能出其右者。顷复出其所著<:m

朝金鉴》索序于余。其书分类排寨，采辑古来明君良相名儒大贤之

事迹，可为法鉴者，盖《世说》♂言行录》之体也。今欧、米诸国，互

相往来。世之论者，好远莺博，辄惊其强盛，以为事事皆可取法，而

以己因为鄙健无足道。凰孩童妇女，亦夸拿破仑，誉华盛顿。老师

宿儒，眯昧妹妹，守一先生之说者，遮斥为固陋。此其说似矣0&

然，余窃以为天下者，万国之所积而成者也。凡托居地球，无论何

国，其政教风俗，皆有善有不善。否取怯于人，有可得而变革者，有

不可得而变革者。其可得而变革者，轮舟也，铁道也，电信也，凡所

可以务财训农通商惠工者皆是也。其不可得而变革者，君臣也，父

子也，夫妇也，凡关于伦常纲纪者皆是也。日本立国二千余年，风

俗温良，政教纯美，嘉言麓行，不绝书于虫。吾以为执万国之史以

相比校，未必其遂逊于人。则以日本之史，教日本之人，伴古来固

有之良，不堕于地，于世不无神益，贝IJ亦何事他求哉?抑否闻各国

学校所以教人者，莫重于国史。米利竖立国仅百年，于地球最为新

国，其学校亦以米国史为重。圣人有言:切问近思，理固然也。若

夫译蟹行之字，钞皮革之书，今日之日本，正不乏人，余老友青山先

生固不肯为，亦不能为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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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款大义序

日本藤川三溪以所著《春秋大义》求序。余读其书，识议明通，

断制精确，一字→义，必求其当。余既条举所见，系之简端，复发策

而序之曰:尊《春秋》者，莫先于孟子。孟子自称为窃取其义，而一

则日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再则日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盖专以此事求《春

秋》也。孔子之言曰: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

《春秋》之事，诚天下万世是非之准，得失之林矣。彼说经者徒以辞

求，穿凿附会，愈失而愈远。至以断烂朝报疑《春秋》为无用，亦未

尝比其事而观之耳。《春秋》之事，莫大乎尊王攘夷，仅土之读书者

尽知之。而推而行之日本，其致用也远，其收效也尤速。日本自

源‘平以来，将军主政，太阿倒持，七百余载，王步未改，俨有二君，

玉章拜髦 p不尊巳甚矣。边乎德川末造，欧，米诸国，接踵而来，皆

以兵威劫成盟约.红髦碧眼，羊狼虎视，族类不同，语言亦异。于是

举国之人，以其从古未通，骇然不知为何物，群名之日夷，纷纷竞起

倡尊攘之说。豪杰之士，或陷狱以死，或饮刃以殉，碎身粉骨有不

恤者，为尊模也。鹿岛关镶战者再，弹丸雨飞，流血成海者，为尊攘

也Q 七卿西奔，二藩合纵，锦旗东指，声罪黝霸，为尊攘也。凡所以

鼓动群伦，同德同力，卒覆幕府，以成明治中兴之业，皆《春秋》尊攘

之说有以驱之也。何其奇也!夫《春秋》之事移矣，而后世儒者请

专在尊攘，此亦南渡以来，债宋室属弱，有为之言，求之《春秋>>，未

必悉当。而日本行之，其效乃如此。此亦如直不疑之引经断狱，其

谓子为卫君，则非其缚太子，则未尝不是也。磋夫1 通经所以致用

也，苟实事求是，归于有用，则虽部书燕说，而亦无不可，又何必一

字一义之必求其当也哉?以余闻藤川子固抱用世之志者也，故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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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说以归之。

中学习字本，.

遵宪来东，士夫通汉学者十知其八九，顾未见长三洲口口口

口。顷儿玉士常持其书乞序，余素不晓书，然读其中士画寅次之文

为之三叹也。 吉田者，亦节烈士，德川氏之季，以非罪毙江户狱中

者。 日本传国二千余年，一姓相承，五洲未有。自将军擅砍，太阿

倒持，如周之东，君拥虚位。德川氏末造，二三有志之士，慨然思尊

王复古，一唱而百和，天下豪杰，靡然从之，粉首碎身，无所顾恤，卒

覆幕府，以蔚成明治中兴之业。 何也?盖圣贤之书，忠孝之道，习

之者众，人人有忠君爱上之心，固结而量最发，不可抑遏，以克收其效

也。 彼者国政共主之治，民权自由之习，宁有此乎?书固小道，然

孔、孟之道，即于是乎属，此吾愿习字者主主思精其义而察其理也。

吉田往矣，长氏、儿玉氏，皆汉学者流，试持否言，问今之士大夫泪

何如?

光绪四年十月，嘉应黄遵宪序。

日本文章轨范序

天下事变，至于今日而既极矣。事变极则法无不备。然因他

人之法，必择善者立为轨范，使有所率而循焉，有所依而造焉，而学

者乃不迷于所向。吾i卖Ji经四子之文，欲执一始以求之，曾不可

得。古无所谓文，乃无所谓轨范耳。然自议、魏来，逮于近世，萃天

下贤智之士，以求工文章，无虑数十百家。不善·者无论矣，其:善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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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就其性情之所似近，学问之所偏到，此长彼短，此是彼非，喜不

知所择而→一学之，则驱车于蚁封马怪，且执鞭洋洋，欲与践衙大

追问其驰骋，其败绩压覆也必矣。杯盘也，爵棒也，不立之模而捍

泥火中，鼓风而陶之，不为普垦薛暴者又几希矣!文之不可无轨范

也。石川鸿斋日本高才博学之士，外而汉籍，内而和文，于书无所

不读。 近者撰日本名文若干篇，命日《轨范>>，以示学者，仿谢氏《文

章轨范》之例也。喋夫1 学他人之泣，不择其善者，而芒芒昧昧，竭

日夜之力以求其似，不求其善，天下之事，无一而可，岂独文章

也哉!

大清光绪五年闰三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撰并书于钦差大臣公

署之日观。

洒落奇俑，妙在意外，中段取譬喻，裁云缝月之高手，殆似诗:老

苏之文。仆何物 F 叨蒙华人赏誉.真一代奇福，可以夸耀万世。 iI主J

斋拜读。

仙桃集序

古之人有以 rn 闻于世者，一为郭林宗之折角 ItJ ，一为陶渊明之

说洒 rfJ 0 乃今又得之浅罔先生之道士巾。先生疗余疾，余赠以 rfl 守

先生大喜，招共同志饮沼赋诗，属而和古数十人。 数十入者又仿Jt

巾而模造之，于是浅因:1J之名名子通园。夫以先生之高风亮节，隐

居不仕，亲戚情话，琴书泊忧，所谓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，其于

二子殆庶几焉。顾东议之末，宦官窃权，党锢狱起，知名之士，多被

其害。林宗褒衣博带，周游群国，特委蛇以避难耳。而陶崎节值晋

亡宋兴，其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欲为胜国之顽氏，不欲为新室之勋臣

• 70 -



耳。余读其《述洒》诸诗，于抢桑之变，盖三致意焉。则取巾漉酒，

亦借以浇其胸中之块垒己也。先生年少不陷于党祸，至今日则时

方太平，优游足乐，弹冠而出可也，束带而立亦可也，夫何慕于二子

而以黄冠为?先生顷哀其诗属余序，余以此意质之。先生方左执

卷，右执杯，折巾一角，呼童漉酒，科头卖踞，大笑而不答。民革而曰:

子毋足知我，且饮酒。

光绪庚辰夏五，岭南黄遵宪公皮撰。

明治名宗诗选序

居今日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，苟有一国焉，偏重乎

文章，国必弱。故文章为今日元用之物。文章之有诗，又等而下之

矣。虽然，古者太史巡行群国，观风问俗，必采诗上陈，使师曾诵而

告之子王。《春秋》为经世之书，孟子谓其因诗亡而作。我朝大儒

顾亭林之言曰:自诗之亡，而斩木揭竿之变起。盖诗也者，所以宣上

德，达民隐者也。苟曹雪而不宜，则防民之口，积久而溃，辈决囚出，

反或酿成巨忠焉。然则诗之兴之与国之盛衰，未尝不相关也。自

余随使者东来，获与此邦贤士大夫游，读其诗文，多卓然成家，远轶

前世。余尝求其故，则以德川民中叶以后，禁网繁密，每以文字之

锢，下儒者于狱，至使学士大夫不复敢弄笔为文。维新以来，文网

疏脱，捐弃忌讳，于是人人始得奋其意以为诗，所以臻此极盛也。

今i卖城井氏之所远，类多名作。其雍容揄扬，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

者，因不待言。即偶有触件时萃，稍涉忿激，而其意悉本乎忠厚，当

路者亦未尝禁而斥之。专集总集之编，相继出于世，是可以现国运

矣。以余闻欧罗巴困用试之|国也，而其人能以诗鸣者，皆绝为当世

所重。东西数万里，上下数千年，所以论诗者何必不同，安可以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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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用弃之哉1 后有精轩采风之使，其必取此卷而读之。

大洁光绪六年六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庭。

读书余遁序

从古硕学之士，必有二三著述为生平精意所寄者，而又往往

出其余力，缀为杂文，以发抒事理，订证古今。 在作者或不甚爱情，

然承学之士，每欲为之永其传，诚以出自名儒，断非浅植者流所能

为也。 余考杂说之书，<<四库》著录凡八十余部，其出于高才鸿儒之

撰述者，十居其五，而出于门生后进之所编辑者，又十居其五。 盖

搏雅君子，积学既深，即随手摄拾，不必求工，而书自足传。至亲所

受业之人，即其师之遗替弃履，尚什袭珍藏之不暇，况于其书，其郑

重而欲传之，固其宜也。余未渡东海，既闻安井息轩先生之名。 逮

来江户，贝IJ先生残既一年，不及相见。余读其著作，体大思精，殊有

我钥诸老之风，信为日本第→儒者。物茂卿、赖子成辈，恐不足比

数也。先生之书，既风行于世，顷其门人松本丰多氏复举其《读书

馀适》见示，盖先生盐松纪游之作，而松氏手录而存之者也。余受

而读之，纪事必核，择言必雅，譬如狮子搏兔，革日游戏，未尝不用

全力。又譬之画龙者，烟云变灭，不得睹其全体，而一鳞一甲，亦望

而知其为龙也。学问之道，因视其根抵何如。能者不能以自掩，不

能者亦不能以袭取，信矣哉1 往岁余友曾以息轩遗文命余序，余深

愧才学不称，执笔而复搁者再。今松本氏促余序此编，犹自觉有举

鼎绝胶之态也，愤愤然而后下笔。

大请光绪七年夏五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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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清漫暴序

余尝以为泰西格致之学，莫能出喜书之范围。或者疑余言，余

乃为之徽天文算法于《周鹊》盖天，傲地圆地动之说于《大戴礼儿

.:易乾凿度》卢书考灵耀>>，微化学之说于《列子》、《庄子>>，微光学之

说于《墨子、微电气之说于《亢仓子》严关尹子以《淮南子>>，微植物

动物之说于《管子儿《抱朴子>>，闻者始缄口而退。挽近士夫喜新

莺奇，于西人之医事，尤诧为独绝。见其器用之利，解剖之能，药物

之精，辄惊叹挤舌，谓为前古之所未有，转斥汉医为迂疏寡效，卑卑

无足道。嗦嘻!何其不学之甚也1 余考古之俞即能割皮解肌，结

筋铺髓，华位于针药所不能及者，辄使饮麻沸散破腹取病，复为缝

腹，傅以神膏，此皆西人所谓穷极精能者，而古之汉医于二千余年

之前，因既优为之。若吾之望气察色，见垣一方，变化不测，洞阴究

阳，则为西医之所无。然则汉医何遮不若西医乎?司马温公之论佛

泣，谓其精微不能出吾书。余谓西学无不如此，特浅学者流，目不

识古，以己所未闯，遂斥为乌有，可谓毗好撼树，不自量之甚也。日

本浅田先生，为议医于举世心醉西法之时，坚守故说，百折不变?盖

先生学问该博，多读古书，故实有所见而云然也。先生于刀七馀

暇，曾汇辑古人关涉医事之说，名为《牛法漫录几余受而读之，非

锥医家诸说尽拔其萃，而于天地间万事万物之理，即此一篇，亦可

以旁推而交通之。喔夫1 西人之学，每偏于趋新;吾党之学，每偏

于泥古。彼之学术技艺，极盛于近来数十年中，古不及今，其重今

无足怪也。吾开国独早，学术技艺，数千年前已称极盛，吾之重古

人，古人实有其可重者在也。 不究其异同，动则剿袭西入知新之

话，概以古人所见，斥为鱼狗，鄙为糟柏。乌乎!其可哉!余故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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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纯而叹息久之。

大清光绪七年春三月，岭南黄遵宪公皮撰。

回商社序

吾尝读《易>>，离为文明之象，而其卦系于南方。考之《诗只 s

《书》所记，经传所载， <<诗》之十五固， <<春秋》之诸大国，其圣君名

臣，贤士大夫，立德立言，经纬天地者，大成为北人，而圣人乃为是

言者，则何也?盖时会所趋，习俗递变，古今时地，日异而月迁，若

今之句吴于越，周断发文身之邦，椎鬓卉服之俗也，而数百年来，冠

冕之盛，甲子天下。推而至于八闽百粤，成郁郁乎存海滨邹、鲁之

风。乃至粤之琼州，闽之台湾，顿制独居大海之中，古所谓蛙母之

与处，鱼鳖之不足贪者，而魁梧香艾，英伟磊幕之士，亦出乎其中。

盖天道地气，皆自北而商，而吾道亦随之而南，圣人之言，不其然

放!南详诸岛，自海道已通，华民流寓者甚众，远者百数十年，颇有

置田园，长子孙者。大都言华言，服华服，俗华俗，豪富子弟，兼能

通象寄之书，识偿卢之字，文质彬彬，可谓盛矣!夫新嘉坡→地，附

近赤道，自中国视之，正当南离。吾意必有蓄道德能文章者应运而

出，而寂寂犹未之闻者，则以董率之乏人，而渐被之日尚浅也。前

领事左子兴观察，究心文事，创立社课，社中文辞，多斐然可观。遵

宪不才，承乏此间，尤愿与诸君子讲道论德，兼及中西之治怯，古今

之学术，窃冀数年之后，人材蔚起，有以应天文之象，储国家之用，

此则区区之心，朝夕 51领而企者矣。抑庄生有云:鹏之徒于南溟

也，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今故取

以各否社，二三君子其共勉之。

光绪辛卵十一月，黄遵宪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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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歌题记光绪丰卵

十五国凤，妙绝古今，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，使学士大夫操

笔为之，反不能尔。以人籁易为，天籁难学也。余离家日久，乡音

斯忘，辑录此歌谣，往往搜索枯肠，半日不成一字。因念彼冈头溪

尾，肩挑一扭，竟日往复，歌声不歇者，何其才之大也?

钱唐梁应来孝廉作《秋雨庵随笔、录粤歌十数篇，如"月子弯

弯照九州P等篇，皆哀感顽艳，绝妙好词，中有"四更鸡啼郎过广P→

话，可知即为吾乡山歌。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，或以作韵，苟不谙

土俗，即不知其妙。笔之于书，殊不易耳。

往在京师，锤遇宾师见话，有土娼名满绒遮，与千总谢某昵好。

中秩节至其家，则既有密约，意不在客。因戏谓汝能为歌，吾辈即

去，不复赐。遂应声曰"八月十五看月华，月华照见侬两家(以土

音读作纱字第二音)。满绒遮，谢副爷f乃大笑而去。此歌且阳春

二三月不及也。

又有乞儿歌，沿门拍板，为兴宁人所独擅场。仆记一歌曰"一

天只有十二时，一时只走两三间，→间只讨一文钱，苍天苍天真可

怜!另悲壮苍凉，仆破费青蚊百文，并软慰之，故能记也。

仆今创为此体，他日当约陈雁泉、锤子华‘陈再茶、温慕柳、梁

， 诗五分司辑录。我晓岑最工此体，当奉为总裁。汇造成编，当远在

《粤讴》上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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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水诗传序光绪丰丑

语言者，文字之所从出也。语言与文字合，则通文者多;语言

与文字离，则通文者少。余于《日本学术志》中，曾述其意，识者颇

睦其言。五部洲文字，以中国为最古。上下数千年，纵横数万里，

语言或权世而变，或随地而变，而文字则互古至今，一成而不易。父

兄之教子弟，等于进象背而设重译。盖语言文字抨格不相入，无怪

乎通文字之难也。嘉应一州，占籍者十之九为客人。此客人者，来

自河、洛，由闽入粤，传世三十，历年七百，而守其语言不少变。有

《方言》、《尔雅》之字， ìJlI拮家失其意义，而客人犹识古义者;有沈

约、刘渊之韵‘词章家误其音，而客人犹存古音者。乃至市井诣详

之声，儿女噢琳之语，考其由来，无不可笔之于书。余闻之陈兰甫

先生，请客人语言，证之周德情《中原音韵>>，无不合。 余尝以为客

人者，中原之旧族，三代之遗民，盖考，之于语言文字，益自信其不谧

也。里人张榕轩观察，少读书，喜为诗，钞存先辈诗甚宫。近出其

稿，托仙根明经广为搜集，重加编订。余受而读之，中如芷湾、绣手

两太史，回卓然名家，其他亦雅驯可诵。嘉、道之间，文物最盛，几

于人人能为诗。置之吴、越、齐、鲁之间，实无愧色。岂非语言与文

字合，易于通文之明效大验乎?自物竞天择、优胜劣败之说行，种

族之存亡，关系益大。凡亚细亚洲古所称声明文物之邦，均为他族

所逼处。微特蒙古族、鲜卑族、突厥族茶然不振，即轰轰然以文化

著于五洲，如吾辈华夏之族，亦叹式微矣!文章小技，于道未尊，是

不足以争胜。凡我客人，诚念我祖若宗，悉出于神明之白，当益驾

其远者大者，以恢我先绪，以保我邦族，此则愿与吾党共勉之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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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和周朗山谤跋同治费酋

珉，字朗山，安徽定远人，何师入幕宾也。主申十一月，拔萃榜

已发，于锁院中誉试，得一副本。日西斜，有短衣古服，须眉清疏者

出，曰:孰黄生者?余曰:宪是也。则相视而笑.，默默不得语，久而

曰:此别何时再见矣?余约于槐黄肘。乃傲然曰:明经不第，不值

一钱，余又将乘较改北，背城借一也。旋即出其所赠诗，次日渴师

后，邀余见，昌言于众曰:过岭以来所见士，君一人耳。又就诗中跋

引伸之，无多语也。匆匆作别，差池不见。行至兴宁，又寄余数诗。

余得之不乐，曰:朗山诗凄凉掩抑，乃至于此，吾惧其将死矣1 今年

来省，急询其行踪，则已于三月病归自肇庆，竟于十九日卒于佛山

之舟中。问其抠，知未反。余即携纸钱一束，展拜其殡，盖明日将

发51矣。一棺萧然，泣且无泪。朗山有灵，殆感吾二人因缘之慢，

犹欲待余一哭驮?呜呼!附录于此，志知己之感!执笔未下，又不

知涕徊之何从也!

突西九月一十六日，遵宪记。

先哲医话.

《先哲医话》上下二卷，日本信派人浅回宗伯撰。考文渊阁著

录之书，凡医家类九十七部，→千五百三十九卷，列于存目者又九

十四部，六百八十一卷。证之内外，药之气性，方之佐使，无不备

也。 然未有辑医论以成话者，医之有话，实自宗伯始。夫医者意

也。病布万变，医无一定。自和济局方专主燥烈番热之品，而刘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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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救t1寒凉，至于张子和举一切病以汗吐下兰泌治之，东垣兴而重

困牌，丹溪出而重滋阴，景岳作而重补阳。夫古之人草精研思，竭

毕生之心力以从事。当夫纵心孤往二必熟察天时之寒焕，地气之燥

湿，世运之治乱，人身之强弱，一且豁然贯通，或凉或热，或补或伐，

如良相治国，名将用兵，技之所向，无不知意。其一偏之论，皆其独

得之秘也。或不察所由来，眯妹妹妹，守一先生之说，物而不化，是

何异契舟求剑以为剑在是乎?至鉴其无效，转谓古方适足以误入，

如陈起龙、黄元御诋琪先哲，不遗余力，抑又镇矣1 盏先医真积力

久而有所独得，单词片语，皆精微之意行乎其间，品涉一偏，学者能

优而柔之，展而饭之，复神而明之，用均无不救人，况其言之纯粹以

精者乎!是卷搜罗名言，间附评论，皆折衷精当，托始于后藤良山。

良山盖唱复古之说者，而末卷多纪宦庭之论，于读经之审，运用之

妙，尤三致意焉。 非唯举先哲之站以示人，且示人以敦法之方，浅

回氏于此，何其力勤而用心苦也。日本之知汉医自新罗、百济来，

逮隋、磨而盛。 其后李、朱之说大行，丹水友松首倡复古，医学吕明

至于今二 此书所录，自享元至文政凡十三人，取其尤著者耳。浅回

氏名惟常，号识比，→号栗园， J日幕府医宫，今隐居不仕，以医名五

大洲，若医书三十余种，斯其一也。顷疗余疾，因得读其书。他日

归，将致之医院，以补金匮石室之缺云。

大清光绪五年王正月，岭南黄遵宪公度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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